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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落交响曲
吕玲（微山县）

宇宙中乘光而来的流星
让人间

看清那些不曾迷航的眼睛

晨晖里喷涌的太阳风
撕下扯不断的鳞片

当作送达地球的相思信

喜马拉雅的冰瀑
幻化成了一场花瓣雨
奔赴这场前世欠下的
脸贴着胸膛的吻别

东海浪堆积成云朵
溅出无言呐喊

诉说今生情未了

峰巅上忽闪而下的羽翼
抖落一路斑斓风尘

大鹏或苍鹰
见证又一个年轮的成熟

残荷
史月华（梁山县）

寒塘之上
你独自站成倔强

任霜刃裁身
硬骨从未投降

风穿残叶
枯茎枕月

浣洗流云的衣裳

花香谢尽
莲心从未改样

玉藕还凝着清芳

莫叹繁华已逝
沉泥暗暗酝酿新生力量

待春潮起
新绿定蔓延水中央

绘天地素笺
卜凡亚（微山县）

“勤俭永不穷，坐食山也空。一粥一
饭汗珠换。”这些话，母亲时常挂在嘴边。
母亲是退休教师，也是我们兄妹三家的

“家庭教师”。自退休后，她一天也没闲
着，先后带大了我的侄子、我的儿子，还有
我的侄女。

记得孩子小时候，我喂饭时偶尔会剩
下一口，顺手就要倒掉。刚才还笑容满面
的母亲，脸色顿时严肃起来：“一粥一饭汗
珠换，你自己不珍惜，以后怎么教孩子？”
后来我注意到，母亲喂孩子吃饭时，总是
温柔地哄着他们吃完。如果实在吃不完，
她便会默默地把剩饭接过去自己吃掉。

每次饭做多了，母亲一边给大家添饭，
一边念叨：“每人再多一口。吃了不疼，扔
了疼！”我们常笑她是个“小气老太太”，母
亲总是回我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母亲的退休金其实不算低，但她对自
己格外“小气”，舍不得买东西。我们给她
买衣服或礼物，她总说：“别乱花钱，太浪
费。”可她对晚辈、对旁人却十分大方。亲
戚朋友，她谁都惦记，时不时贴补这个、帮
助那个。街坊邻居之间，该接济的接济，
能帮衬的帮衬。母亲常说：“自己可以省
着点，帮人得大气。”因此，她在大家心里
始终是慷慨宽厚的。

“小气”的母亲
夏雪莲（任城区）

自打大雪节气刚过，我便开始数着日
历等待。像等待一位久别的故人，又像等
待一场注定的相逢。

当今年冬天第一片雪花悄然掠过窗
棂时，整个世界忽然屏住了呼吸——这冬
的使者，正以最轻盈的姿态，为人间铺展
一张素洁的信笺。

雪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岑参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
觉得这比喻终究欠了些真切。春风拂面
是暖的，而雪落无声时，连呼吸都带着清
冽的味道。它不似梨花娇柔，倒像王维笔
下“大漠孤烟直”的笔锋，凌厉中带着洒
脱，以最决绝的姿态扑向人间。

我常想，雪该是位极有修养的君子。
它不似春雨缠绵，非要滴滴答答扰人清
静；也不像夏雷暴烈，动辄搅得人心不
宁。雪只是静静地来，用最温柔的姿态覆
盖所有喧嚣。“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的柳宗元，想必也惊异于这雪的静默。天
地间一片素白，连渔翁的蓑衣都成了多余
的点缀。雪落无声处，时间都放轻了脚
步，生怕惊扰了这份纯粹。

最动人的是雪的平等心。它不似春
风偏爱杨柳，不似秋阳独照金菊，而是将

恩泽均匀地洒向世间万物。茅草屋顶与
朱门琼楼，在雪的覆盖下再无分别；枯枝
败叶与松柏翠竹，同样披着晶莹的银装。
这让我想起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雪的胸怀竟比圣人还要宽广。它用
最彻底的方式告诉我们：在纯粹面前，所
有差别都显得多余。张岱在湖心亭看雪
时，见“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想必
也领悟了这种超越尘世的平等吧。

雪还是位极尽浪漫的诗人。它会在
夜深人静时，为山川谱写乐章。听那簌簌
落雪声，时而如古琴轻抚，时而似琵琶急
弹。白居易说“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
声”，这清脆的断裂声，恰是雪与竹的私
语。待到晨起凭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踪灭。”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只
留雪在枝头积攒着新的灵感和诗句。

我曾见过最壮美的雪，是在华山之
巅。当云雾散尽时，群峰被白雪环抱，所
有的山峦都在剑指苍穹。雪花在阳光下
闪烁着细碎的光。那一刻我忽然顿悟：雪
不仅是冬的使者，更是自然的信徒——它
用最纯净的姿态，完成对天地最虔诚的朝
拜，完成与万物的和解，完成与人世间的
温柔对话。

最近这几天，的确有些忙乱，应酬也
集中，大脑像是被蒙上了一层薄雾，思绪
停滞，一片空白。起初有些慌乱，仿佛失
去了什么。但转念一想，这何尝不是一
种提醒？一个让大脑彻底放假的契机。

于是，我决定顺其自然。关掉脑海
里喋喋不休的待办清单，屏蔽外界纷至
沓来的信息洪流。我不再强迫自己去思
考、去记忆、去规划。登上南风东山，沿
着山下的河边去散步，河边清理得格外
干净，看着清澈见底的河水，听着闸门下
潺潺的流水声，任由意识像一片云，飘
来，又散去。

这种感觉，奇妙而陌生。平日里拥
挤不堪的“思绪房间”，此刻被搬空清扫，
只剩下通透与安宁。耳边细微的风声，

树上偶尔传来的鸟鸣，都变得格外清
晰。原来，当我们停止向内心灌输，感官
才会如此敏锐地去接收这个世界最原始
的馈赠。

这并非懒惰或逃避，而是一场主动
的“清空”。如同土地需要休耕，以恢复
肥力；电脑需要重启，以释放缓存。我们
这颗无时无刻不在运转的大脑，更需要
定期的“归零”。卸下所有角色与负担，
回归到最纯粹的存在本身。

当我不再试图抓取任何念头，内心
反而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与丰盈。
这次短暂的放假，不是思维的终点，而是
为了积蓄能量，让灵感在空寂之后，如清
泉般自然涌出。

此刻，水平，风清，心静，真好！

给大脑放个假
东山（太白湖新区）


